
彭派流芳
——纪念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彭俐侬诞生85周年暨逝世30周年

●以之湖南艺术职业学院

“流派”，是指学术、文艺方面的派别。在某种意义上讲，它是一定时代、社会的产物。

戏曲艺术是产生“流派”艺术的母体。戏曲艺术整体的发展、成熟，必然产生“流派”艺术；而“流派”艺术

的崛起，反过来又推动整个戏曲艺术的繁荣。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，揭示出我国民族戏曲艺术的发展规律。

京剧仅有两百多年历史，却名伶辈出，流派纷呈。梅(兰芳)、程(砚秋)、苟(慧生)、尚(小云)“四大名旦”，

马(连良)、谭(富英)、奚(啸伯)、杨(宝森)“四大须生”，此外，尚有周信芳的“麒派”，言菊朋的“言派”、裘盛戎

的裘派等等。正是这些“流派”大师独具艺术个性，自成一家的创造，促进了京剧的繁荣发展，赢得了广大观

众的喜爱，成为风行全国的“国剧”，并走向世界。

湘剧在六百多年历史长河中，特别是清代走向成熟阶段后，也出现了“名伶辈出”的盛况。笔者从30年

代看戏以来，对熟悉的名老艺人作过粗浅的研究，我以为至少有五位名家一一“绍派”小生创始人吴绍芝；

“高腔泰斗”徐绍清；“湘剧梅兰芳”彭俐侬；“江南杨宝森”刘春泉；“净行全材”董武炎作为湘剧“流派”艺术创
始人，是当之无愧的。

一般说“流派”艺术创始人，应具备于下一些条件：第一，学有师承，功底扎实，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和较高

的文化艺术素养。第二，能客观理性分析、自觉认识自己在身材、扮像、嗓子、悟性各方面的条件，扬长避短，

确定自己艺术上的奋斗方向；第三，拥有几出经过自己独创的代表性剧目，这是体现“流派”艺术的核心。如

京剧梅、程、苟、尚“四大名旦”，就是通过各自的代表性剧目，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。第四，懂得观众的

审美情趣及其变化，自觉地去适应、引导观众，得到观众的广泛认同，具有“叫座”的号召力。第五，有自己“流

派”的传人，没有一代一代的传人，“流派”艺术就无从发展。根据这些条件，本文仅就彭俐侬的“彭派”艺术，

作些具体分析。

彭俐依非科班出身，出自家传师授。其父彭菊生为“湘剧三把半胡琴”之一，长期为吴绍芝、欧元霞、陈绍

益等各行名角伴奏，在唱腔上兼收并蓄，造诣颇深。其师萧金祥，正旦、花旦、老旦戏无一不知，被业内誉为

“戏状元”。彭俐侬唱腔由父亲“开荒”，基本功则由萧师把教，要求极为严格。如“拉顶”，一次要燃完一支香；

“踩蹁”则要在大水缸边上行走。彭俐侬以坚韧的毅力，接受了严师的训练，打下了扎实的功底。

一九四二年，十二岁的彭俐依，在田汉领导下的中兴湘剧团正式登台，扮演田汉改编的《新会缘桥》中的

丫环春香。她的艺术潜能被田汉发现，请他的夫人安娥，帮助彭俐侬学习文化，并叮嘱彭菊生要悉心培养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她随义华湘剧团飘泊演出于洞庭湖区，由于家传师授，不断的演出实践，艺事大进，学

会了《琵琶记》、《黄金印》、《秦香莲》、《打雁回窑》等八十多出传统戏，十七岁就已成为剧团的挑梁演员。她第

一次和“高腔泰斗”徐绍清合演《琵琶上路》，得到徐师毫无保留的指点。她从徐师处不但学了不少高腔曲牌，

特别是高腔演唱方法上获益更多，她进一步感到高腔的艺术魅力，决心在高腔演唱方面下一番苦功。

一九四九年八月，湖南和平解放，彭俐依全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政治部洞庭湘剧工作团(今

湖南省湘剧院前身)。曾主演《九件衣》、《江汉渔歌》、《武松》等新剧目。一九五二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

会演，与徐绍清合演高腔剧目《琵琶上路》，获演员二等奖。一九五五年在湖南省第二届戏曲会演中主演《拜月

记》中之王瑞兰，获演员一等奖。翌年《拜月记》进京，在政协礼堂汇报演出，由湖南省长程潜、中国剧协主席田

汉，陪同周恩来总理、贺龙副总理上台接见演员。周总理说：“戏改得不错，唱腔也很动听，是成功的，戏总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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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改的嘛!彭俐侬同志，我是一九五二年看了你的《琵琶上路》，那是青衣；今天的王瑞兰是花旦，跨度大嘛，

你演得很好!”在周总理支持下，一九五七年《拜月记》拍摄成电影，使彭俐侬成为全国知名演员。

彭俐侬擅长青衣，兼工花旦。她有一副得天独厚的磁性嗓音，而且在演唱方法上不断进行研究、改进。归

纳出腔由字生，字正才能腔圆，腔圆才能声情并茂的经验。因而她的高腔演唱，浑厚圆润，行腔时本嗓与小嗓

结合，转换自然，极具特色，自成一家。如《琵琶上路》中《清江引·放流》“赵氏女，离故乡”唱段，长达六十多句，

既无伴奏，又少动作，演唱难度较大。她唱来字正腔圆，声情并茂，准确表达出赵五娘离家寻夫时与邻居张大翁

依依不舍的复杂感情，行家“叹为观止”，誉为“彭派”高腔。

彭俐侬在演唱时，十分注重科学的演唱方法。她曾多次就教于声乐教员，也曾潜心研究程砚秋先生的唱

法，在多年舞台实践中，对吸气、运气、气息控制诸方面，总结出“提、揉、顿、停、顶”六字诀。为学生举例讲解：

“提”就是往上提气，如《断桥》中白娘子出场的倒板：“杀出了金山寺怒如烈火”时，“杀出了”三字就要运用提

气的方法来演唱，要唱出白娘子为找丈夫与法海“殊死战”后的愤怒情绪。特别是“杀”字要有刚性，那就要用

力咬紧牙根，使气冲破牙根的阻力，构成爆发力。而后面的“怒如烈火”的“火”字，要求刚劲有力，就是在唱完

“烈”字后换气，使劲收紧小腹，顶住气息，不让它掉下去，才能唱完这句倒板，这就是顶的方法。

彭俐侬不仅有高超的演唱水平，还能自创新腔，这是“流派”艺术创始人必须具备的素质。如《断桥》这场

戏，她认为是白素贞和许仙爱情生活的转折点。这以前，他们虽然相爱，成为夫妻，但始终没有捅破是“凡人”

抑或“蛇仙”这张纸，故而在“端阳惊变”之后，出现许仙出走的裂痕。今天在西子湖的断桥上，劫后重逢，通过

人物尖锐的性格冲突，几个感情层次的变化，白素贞坦然向许仙吐露了“你的妻原不是凡间女，妻本是峨嵋

山一蛇仙”。经历波折后的许仙，被素贞的真情所感动，也发出了“你纵然是蛇仙我也心不变”的肺腑之言。彭

俐侬为了深刻真实地表现这一性格冲突的转化，决心在“许郎夫你莫跪细听我言”这一核心唱段上下一番功

夫，她在保留“南路”骨干音的基础上，根据人物感情的变化，在字与字、腔与腔之间拉长了距离，放慢了节

奏，增加了新的音乐语汇和优美的旋律，从四分之二的拍节，演变成四分之四的拍节。然后在咬字行腔，抑扬

顿挫上，加上精心的艺术处理，演唱后获得极大的成功，不仅进行了唱腔革新，而且使湘剧弹腔出现了一种

表现力强的新板式，很快为全省湘剧院团所接受，被省戏曲音乐界正式命名为【正南路三眼】。这是彭俐依在

名琴师父亲彭菊生支持下，创造出这种新板式，发展、丰富了湘剧音乐的表现力。

彭俐依的表演艺术，十分注意细节表现，几秒钟的一个细节表演，能使人久久不能忘怀。著名戏剧理论

家张真，在他《要留绝艺在人间》文中，这样描绘彭俐侬：“我至今还记得她在《琵琶记》中伯喈离家时的一个

动作。蔡伯喈要起程上京赶考去了，老父、老母、老街坊张广才和赵五娘都出来送他。亲老、家贫、路远，又是

独子远游，免不了千叮咛，万嘱咐，三位老人家围着蔡伯喈唠叨不已，赵五娘是个晚辈，挤不上前。她胸中蕴

藏着思念亲人，难割难舍的离情，又不便当着人哭出来。她站在蔡伯喈身后，轻轻把额头抵在丈夫的肩背上。

此时赵五娘没有唱词，没有对白，只是这样腑首一伏，象是不胜悲愁，象是偷偷啜泣，又象掩饰脸上的泪痕。

她没有抢人家的戏，而把赵五娘此时此地的愁绪和她掩饰这种愁绪的心理(这正是那个时代妇女的性格特

征)含蓄且真实地表现出来了。就这么一个动作，其艺术的感染力是如此强烈，不止使当场的观众动容，还使

我在三十年后的今天，仍在脑中存留着那么深刻的印象。三十年了，这一场景回忆起来，还是那么鲜明。使我

总不能忘记那个《琵琶记·送别》的赵五娘，总不能忘记演赵五娘的那个演员一一彭俐侬。”①

彭俐侬十五岁开始饰演《琵琶上路》的赵五娘，那时只是按师傅教的去演，至二十二岁参加全国会演获

奖，到五十四岁逝世之前，一直在钻研、深化这一形象的表演。为了更好表现赵五娘描画遗容，便决心学画，亲

身体验。在《闯帘》一折中，她将赵五娘的“一闯”发展为“三闯”，这一强化戏剧冲突，突出人物性格的艺术构思，

是在她逝世前一年完成的。她演主角如此，演配角亦然，《打猎回书》中的二娘岳氏，一般由“贴烂”旦角扮演。她

坚持“角色无大小，一台无二戏”的演员职业道德，把一个仅有几句道白，六句唱词的配角，塑造得十分感人，传

为剧坛佳话。著名电影理论家钟惦斐在《文艺报》撰文，赞扬彭俐侬塑造的配角岳氏形象，为“一台无二戏”理

论作了形象的阐述。田汉于一九六三年四月，在京写了一首七绝，赞扬彭俐依在这两出代表性剧目中的精湛
表演。诗日：

唱断铜琶传上路，舞来白兔喜回书。

人情深入功夫到，挥洒歌坛意自如。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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弹腔戏《打雁回窑》中柳迎春，是彭俐侬表演上

突破行当的成功一例。当薛仁贵发现窑内有一只男

鞋，怀疑妻子不贞，逼着柳迎春自尽。这男鞋原是背

父生的儿子薛丁山穿的，柳又气又觉可笑，她用戏

弄来惩罚丈夫的胡乱猜疑，在一连串的“哈哈”大笑

声中，指着鞋子说“他比你强哩，比你高哩!⋯⋯”，

融合着薛仁贵的气恼，全剧的喜剧风格在观众的笑

声中得到完美的展现。这是彭俐侬随着人物性格的

发展，熔青衣、花旦乃至大脚婆旦于一炉，运用行当

又不受其拘束，将柳迎春演得真实可信。在上世纪

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，毛泽东主席三次点看了

这出戏，并接见彭俐侬，和她谈论这出戏的历史人

物和修改问题。

彭俐依个人表演风格，可用“质朴端庄”概括，

她的表演无矫揉造作之嫌，极其质朴自然，端庄得

体。“湘剧梅兰芳”之誉，亦由此而来。她在三十岁后，

即开始让台，将主要精力转向教学，尽心尽力培养湘

剧艺术接班人。因此，她那具有个性特点的表演艺

术，磁性的高腔演唱，继承的学生较多，相继有刘韵

英、左大玢、陈爱珠、李自然、颜燕雨、贾砚霞、黄时

中、吴文仙、李丹红、周济兰、庞奂丽、黄红、朱米等

等，大多为国家一级演员。还有不少再传和私淑弟

子，如伍香萍、王阳娟、徐耀芳、曹治威等等。她的这

些弟子，成为今日湘剧旦行在舞台和课堂上的中坚

力量。总之，建国后的湘剧，几乎是“无旦不宗彭”。

在当下的湘剧舞台上，已出现《琵琶上路》第四代赵

五娘形象，足见其流派艺术的生命力。

一九八五年元月十六日，彭俐侬因患绝症，不

幸英年早逝。我国著名戏剧理论家郭汉城先生闻俐

侬逝世，含泪悼以诗日：

七二峰头碧玉沉，哀凝湘澧默无声。

琵琶唱尽浑难忘，万里芙蓉湿泪痕。③

根据“流派”艺术创始人的标准，根据以上粗浅的

探讨，笔者认为彭俐侬这位湘剧名家是当之无J隗的。

(责任编辑：蒋晗玉)

注释：

①见张真《要留绝艺在人间》，载《戏剧报}1985年第6期。

②见《田汉全集》第12卷第474页，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③见《剧海》1986年第二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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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剧有没有“流派”艺术?我的恩师彭俐侬，在

她40多年的舞台实践中，就创造了质朴端庄的“彭

派”艺术，不仅为省内业内外人士所认同，在全国亦

有相当的知名度。

彭老师的演唱水平很高，她有一幅得天独厚的

嗓子，无论高腔、弹腔，出自她口，音质醇厚，音色清

新，既朴实无华，却又十分动听。如《琵琶上路》中，

“赵氏女，离故乡”一段近60句的【清江引】放流，在

无伴奏情况下，她把唱和板式结合，一气呵成，每一

个字都很清晰地送到观众的耳际，牵动人心，真是

声情并茂。每次唱完观众都报以满堂彩。在赵五娘

临别时，她向张大翁说：“有一日蔡伯喈回乡党，大

翁叔要打⋯⋯”，她用特殊音调，将这个“打”字含有

的怨、恨、爱三种复杂的感情，渲染得淋漓尽致。让

我感受到这个“打”字，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对丈夫的

一种深沉的爱，这是多么难得的创造。在赵五娘描

画公婆遗容时，一曲【三仙桥】的起句“提笔未画泪

先流”，唱得凄婉、苍凉、悲怨，让观众流下了眼泪，

她演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赵五娘，她就是赵五娘啊!

这是彭老师用声腔塑造人物的范例。

彭老师很注重演唱技巧。湘剧旦行唱高腔一般

都是大嗓子，她却把大小嗓结合起来，在中音区予

以发挥。如《回书》中二娘所唱“老爷休流泪，我儿免

悲啼”；《抢伞》中王瑞兰唱“他的心意我能解”都在

中音区进行。

在五十年代，她是省湘剧院的担纲旦角，戏多，

演出任务繁重，没有得到休息，嗓子出现疲劳。彭老

师就运用“偷腔”、“停顿音”等技巧，不但没影响戏

演唱质量，反而增加了“彭派”的演唱色彩，突出了

自己独特的风格。

彭老师传统底子深厚，但从不墨守成规。早在

上世纪50年代，不论是传统戏、现代戏，她就开始

了声腔的改革。如弹腔《断桥》的核心唱段“许郎夫

你莫跪休要怕⋯⋯”她认为这是白娘子与许仙这一

特殊人物关系的转折点，她要在断桥重逢时捅破

“人妖之间”这张纸，这需要极大的决心，要唱出爱、

怨、恨交织的复杂感情。她在父亲名琴师彭菊老的

帮助下，创造了湘剧弹腔的新板式【正南路三眼】，

为省戏曲音乐界所承认，很快流传开来。又如《柜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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